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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國公祠約十•五公里（以上皆為直線距離）。

此點以西約四十七米處，也有一座古老的「最靈祠」，祠後一株老樹，從

樹幹和枝柯的體型看來，應有五、六百年以上的樹齡。由於最靈祠所祭祀的是

庇佑渡河者的神祗，再從老樹與神祠互相依附的結構看來，此地古代如有大型

津渡，並不令人驚訝。阮秉謙在中津築館之歲距今五六一年，中津月渡極可能

在這裏。

在這個最靈祠的西方約三五○米處，有新修的Chùa Thăng Phuc（寶福寺）

和陳朝的祠祀。此地現在是非常荒僻的小村，與這個大型寺院的規模相比，完

全不成比例，但如依阮秉謙詩所說：

溪水西頭古寺傍，近傍雙樹納餘涼。（〈老狂〉之二）

覓得江津小洞仙，歸來結屋養殘年。……雪渚漁翁野寺禪。（〈津觀寓興〉

之三十）
60

 60 阮秉謙：《鈔本甲》，頁 11a、《刻本》，卷 11，頁 14b。

圖八　「可能位址二」的神樹及神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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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當年中津的西側已有古寺，今日寶福寺的興修，並非盡是巧合。

這兩個渡口，都位於 S形折曲的底部，左右河道和渡口都形成深 V字形，

江面的寬度，「陽𣋉渡」所在處約三三○米，「舊渡」所在處附近約二五○至

二九○米不等，可說是相差無幾。由於形狀相同，江寬相近，兩處的距離又不

遠（直線距離僅三•五公里），雷同性很高。

不過，在兩者皆有可能的情況下，我選擇舊渡作為阮秉謙所謂的中津月

渡，理由是：(1)此地有老樹古祠，新渡沒有老樹。(2)渡頭西方三五○米有大

型寺廟，符合阮詩內容。(3)距離圖四所標示的濂溪較近。特別是最後一項。

因為〈中津觀碑記〉既然說：「南引眺于濂溪」，舊渡距離濂溪僅五•三公里，

現在渡口則有七•七公里，從舊渡眺望濂溪已經不易，從陽𣋉渡南眺，距離更

遠，難度更高。

圖九　神樹大小 圖十　「可能位址二」的最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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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觀驗證之東望而海

〈中津觀碑記〉云：「東望而海」，阮秉謙還在其他詩篇寫到雲庵靠近海岸

的特徵：

望眼遠舒塗海闊，吟眉高聳蓋山尖。（〈津觀寓興〉之五）

門前觀海難為水，樓上看雲易見山。（〈津觀寓興〉之五十六）

雲成雨後遷山遠，水濯纓餘到海清。（〈邃亭〉）

循除白繞溪前水，排闥青來海外山。（〈津觀寓興〉之六）
61

紅日初升東海近，清風微遞北窗涼。（〈津觀寓興〉之二十七）
62

這五首詩都寫到傍近東海的特徵，我們要考慮的是，詩中所寫的海，是真正的

海面，還是指近海的水域特徵而已。其中「望眼遠舒塗海闊」和「門前觀海」，

似乎是站在海岸了，可是，其他三首，又不像是站在海岸。我仔細觀察了現場

江流與海面的狀況以及渡口的需求，應該不是直接就在海岸，而是指其接近海

邊。圖十一是從舊渡（「可能位址二」）向東北出海方向眺望之所見，讀者有沒

有東望而海的感覺呢？

 61 〈白雲庵寓興〉：「故園歸去路非賒，……排闥青山雨後多。」（《刻本》，卷 11，頁 23a-b）
又〈遣興〉之二：「茅庵隱約白雲間，門外春來海外山。」（《鈔本乙》，頁 16b）。

 62 分別見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9b、19a、59a、10a、13b-14a。

圖十一　可能位址二的東望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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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從陽𣋉渡（「可能位址一」）向東拍攝，所得如下：

不論是今渡或舊渡，景觀相似，都是天闊水多。所謂「東海近」的視感，應是

由此而來。照片圖十二中的遠山，從方位角度計算，可以確知是塗山。塗山是

半島，最高處不到百米，但綿延四、五公里，而且近在 Sông Văn Úc入海口的

北端。

3. 西盻而涇

「涇」字，取義於《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

圖十二　陽 渡的東望而海

圖十三　 是在舊渡所拍攝的西盻涇流。（拍攝位置為北緯 20° 41'56.25"，東經
106° 37'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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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不辯牛馬。」
63
阮秉謙之意當指江水寬闊。Sông Văn Úc的流量很大，

陽𣋉渡所在的江寬約三三○米；「可能位址二」，在寶福寺的江邊測量約二九○

米，在最靈祠邊測量約二五○米，圖十三便是此最靈祠邊所見的西盻涇流。

4. 南引眺于濂溪，則中庵、碧洞，甲乙周接。

「引眺」一詞，為遠望之義，元結〈茅閣記〉：「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
64

可證。吾人若從「可能位址二」向西南遠眺，最接近處約五•三公里可以看到

圖四地圖中我所說的濂溪，也就是越南人所謂雪江寒渡。惟目前因房舍及行道

樹所遮蔽，並無所見。

這條溪流的水面寬度，全線都只有一○○米至一三○米不等，在本地人稱

為「寒渡」的地點
65
，有鐵製浮橋供人車通行，橋下江寬為一一五米。此處距

離可能位址二約八公里，距離 Phà Dương Áo約十一公里，距離這條溪流的入

海口約十二•八公里。吳登利教授指導本地政府新建的中津觀碑亭在其西南約

 63 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 6下〈秋
水〉，頁 561。

 64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382，頁 3875。
 65 月渡這個地名，有時被稱為寒渡（見於〈履歷記〉），應是從寒市與月渡這兩個名稱合
成而來的。

圖十四　 這是越南學者所謂「寒渡」（我認為是濂溪）。（攝於南岸北緯 20° 40'

37.69"，東經 106° 33'6.44"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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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里，以上都是直線距離。

圖十五和圖十六兩張照片，都是在鐵浮橋上拍攝的。當我們實際站在浮橋

上向東西兩個方向眺望時，由於河面太窄，並無〈中津觀碑記〉所形容的況味。

圖十五　站在橋上，向東拍攝。（拍攝點在北緯20° 40'37.75"，東經106° 33'5.51"）

圖十六　 即使在鐵橋上，也看不到壯闊的西來涇流。（拍攝位點在北緯 20° 40'

37.88"，東經 106° 3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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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下了浮橋之後，西南可至中庵社，此地舊有程國公祠，現在更擴大修

建為中庵祠，成為觀光景點。從方位和祠祭來看，這裏應是阮秉謙在中庵的本

家。從阮秉謙的詩文中可知，他雖然在雪金江的中津建了白雲庵，（白雲庵的

土地也是他先人的祖產），可是，中庵社的舊有宅第仍然還在，也還是正式的

居宅。

阮秉謙在〈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六十八一詩中，曾寫到他的妾，詩云：

覓得先人一敝廬，偷閒聊且寓閒居。傍花移石開新井，待月登樓看舊書。

老妾年年供杵臼，兒童日日勸耕鋤。稻田桑宅規恆產，衣食由來且有餘。
66

一如預期的，他的首句點出白雲庵也是先人的敝廬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句

「老妾年年供杵臼」，這一位寫老妾，後來身體不好，阮秉謙還寫了一首〈送老

妾還村居〉詩（見鈔本 VHv850及 VHc1952）。老妾所回去的「村居」，就是

中庵社的本宅。阮秉謙去世後，後人在中庵本宅立祠祭祀，就是程國公祠，為

新修中庵祠的前身。

5. 北俯挹于雪江，則寒市、月渡，左右縈帶

「俯挹」一詞，指低頭即見，極言其近。事實上，中津就是雪金江的渡口，

此渡口當時名為月渡，有村市，名為寒村及寒市。有一條大路橫亙其中，輪蹄

輻輳，可達千里，從〈津館前大路詩〉：「一條大路接通津，坦蕩那嫌混世塵。」

（《刻本》，12：5a），可見道路和渡口是一體的，從大路可以直接指向月渡。至

於〈中津觀碑記〉所謂「左右縈帶」，是指渡口在道路東側，而寒市寒村在路

的西邊。

除了〈中津觀碑記〉外，阮秉謙也多次使用了寒市、月渡這兩個地名，如：

近臨月渡渡東頭，別占園池景致幽。（〈老狂〉之一）

津館春深醉似泥，東風吹起強扶藜。數聲啼鳥寒村外，一葉扁舟月渡西。

（〈感興〉之三）
67

詩中的寒村就是寒市所在的村莊，他在春深時飲酒而醉，出門散步。由於白雲

庵在月渡的東邊，他越過渡頭和大路，走到月渡的西邊來，在寒村側外，聽見

啼鳥，又看到水面上有一葉扁舟。

 66 阮秉謙：《鈔本甲》，頁 19b。
 67 阮秉謙：《鈔本乙》，頁 10a。〈感興〉之三，見《刻本》，卷 11，頁 3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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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面的討論，最後，我把越南本地的現在說法，和我擬測的「可能位址

二」，以相同的比例尺的衛星地圖（視角海拔高度 4.98公里），供大家參考。

在相同的比例尺下，我所擬測的「可能位址二」，不論是江面寬度、水流

的折曲幅度、潮汐、灘聲的可能性，都比現在越南的說法，更符合阮秉謙詩的

描述。至於我所擬測的「可能位址一」，很多條件都與位址二相似，卻與濂溪

相距太遠，還有下文會談到的看山問題，所以，我最後沒有選它。

最後，我們可以肯定〈中津觀碑記〉所說的中津的位址，就是「可能位址

二」所指的，疑似古代渡口（其位址以北緯 20° 41'56.214"，東經 106° 37'29.08"

為代表）。如以此點為基準，畫一條和雪金江垂直的直線，則月渡正在水邊，

中津館和白雲庵都在此線以東數畝之地（明代一畝的大小，約 540平方公尺）；

中津館離月渡比較近，白雲庵稍遠一點，中間隔著一個池塘而彼此相連。

（三）白雲庵的莊院結構

下面，我想根據阮秉謙詩，逐一還原白雲庵的建築結構。首先，先討論

「中津館」和「白雲庵」兩個名稱的關係，然後再來還原庵內的建物分布狀況。

1. 中津館和白雲庵兩個名稱的關係

中津館又寫作中津觀，館、觀二字常被混用，例如〈中津觀池〉詩，在《全

圖十七　我所擬測的「可能位址二」與越南本地現在說法之比較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四十三期

- 100 -

越詩錄》就寫作〈中津館池〉
68
。基本上，中津館是公共建築，這所津館近臨

江灘，有樓臺和小池。這是阮秉謙五十二歲時（莫廣和二年，明嘉靖二十一年

[1542]），與鄉紳共同捐資，由秉謙弟子張時舉督工完成。捐建的目的是「如

斯之勝地，可無一庇以休憩行人乎哉？」因此，它的性質是個公共館舍。阮秉

謙自己也常用津亭來指述它，例如〈津亭冬菊詩〉云：「一朵延年館裏裁」，《鈔

本丙》同題作〈中館冬菊詩〉（《鈔本丙》，25b）69
，津亭就是中津館，中津館

就是津亭，而津亭一詞，本義就是水驛。

至於阮秉謙在公共中津館東邊營建的白雲庵，本是私宅性質，他在少數詩

篇也作了區隔，如「人村館西南，江水館東北，中有半畝園，園在雲庵側。」

（〈江館寓興，又十二韻〉，《刻本》，11：19b），把津館和白雲庵區隔得很分明，

「月館雲庵相對閒」、「月微津館塵心少，夜靜雲庵清夢多。」（〈中津館寓興

八十二首〉之六十五、六十八，VHc1952，40、41）等句，也以二館相對或用

對仗句上下分述，把二者明顯區分。不僅於此，當他來到公共中津館時，經常

使用「向」、「臨」或「登臨」作動詞，如「夜向津亭覓勝遊」（《鈔本甲》，

20b）、「晨臨津觀上」（〈寓興〉之八，《刻本》，11：8b）、「乘興日臨江館晚」（〈津

館寓興〉之三十六，《刻本》，11：15b），「閒臨津館雨初晴」（〈中津館晨興〉，

《鈔本丁》，8b）70
〈臨館觀魚，見巨魚食小魚感作〉（《刻本》，11：21a） ，由於

向、登、臨等語都不能用在自宅，這些詩都可辨識為公共中津館 71
。但多數詩

篇常讓人分不清是公用的中津館或私家的白雲庵。

在《白雲庵詩集》的眾多版本中，以「白雲庵寓興」命題的，只有《刻本》

出現過一首，即前引「故園歸去路非賒」之詩
72
。多數的詩篇中，都對「白雲

庵」和「中津館」二詞未作明確的區隔。詩集中最大的組詩〈津觀寓興〉（各

本多作〈中津觀寓興〉），雖然是以「津觀」為題，內容則庵、館兩處的描寫，

不斷的在前後首中混雜出現。其他見於《刻本》的組詩，曾寫到庵、館的，還

有〈寓興〉十二首、〈自述〉九首、〈偶成〉七首、〈老狂〉二首、〈感興〉四首

 68 阮秉謙：〈中津觀池〉，《刻本》，卷 11，頁 22b；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17，頁 48b。
 69 阮秉謙：《刻本》，卷 12，頁 6a；《鈔本丙》，頁 25b，「朵」作「種」。
 70 阮秉謙：《鈔本乙》作「晚臨津館雨初晴」（頁 14b），首字作晚，非。
 71 又〈寓興三十六首〉之十五：「小小樓臺俯大灘，登臨聊且強為歡。紅留古木山容瘦，
碧漫長流水色寒。」（VHv1794本，頁 16a）由「登臨」一詞可知，此詩之樓臺即中津
館之建築。

 72 見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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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都沒有明確的區分
73
。我仔細比對這五組四十四首詩，詩題、詩句當

中，稱「中津館」的有二十首；稱「津館」的有十五首，稱「庵館」的有四首，

寫為「庵」「茅庵」的合計五首。但是，這些詩的內容，大部分是寫白雲庵，

這一類的例子很多，如：

記得賊奴平定了，重尋津館侶魚蝦。（〈水行赴營感作〉）

虛舟飄瓦視浮榮，庵館閒居我自清。（〈遣興五首〉之二）

獨居津館四無鄰，一室蕭然病且貧。（〈遣興五首〉之四）

津館日高眠未起，青雲爭似白雲閒。（〈自述／又體〉）
74

賊奴平定，功成不居，所要返回的津館，當然是私人的白雲庵自宅；其他三首

也都是白雲庵。少數詩篇才是單純指公共中津館，或是合稱兩個處所。

到後來，中津館簡直成為白雲庵的別名，最具體的例子，便是在阮秉謙

七十三歲致仕，重尋舊處且歸休時，他必須重新整修舊隱的白雲庵房舍，可

是，詩題並不是「白雲庵」，而是〈重修中津館〉，詩云：

重置茅齋傍水村，竹為欄楹石為門。其中自有田園樂，此外別無車馬喧。

兔走烏飛閒日月，陰來姤往小乾坤。天時人事相終始，聖道淵源豈易言。
75

詩中重置茅齋，建竹欄石門，所修的不是公共中津館而是雲庵自宅，三四句對

退休生活的描寫，他另外還使用了兩次：「半庵別占小乾坤，此外而無車馬

喧。」（〈津觀寓興〉四十二，《刻本》，11：16b）、「不待投章便解簪，田園舊

約好重尋。喧無車馬牢春睡，樂有圖書老客吟。」（〈自述〉之四，《刻本》，

11：26b）都是指白雲庵自宅。

再以阮秉謙與高舍友人唱和的〈題中津館〉之三詩為例，高舍友人詩云：

羡今程老中津館，多古裴公綠野堂。池水有情環舍右，俗塵何處遶牕旁。

 73 例如《刻本》所載〈津觀寓興〉組詩，其前七首，其首句依次為：一、數椽茅屋俯江津；
二、虛室渾無半點埃；三、津館居常午睡遲；四、卜築重尋泉石娛；五、雨後誅茅蓋

小簷；六、隱約柴扉夕照間；七、雲庵養拙自安貧。只有第三首在津館午睡，一、二、

六兩可，而四、五、七，字面上都有白雲庵，尤其是第七首，明指所在地是雲庵。第

十首又云：「明月半窗清夢好。……貧居那有橋莊好，誰謂程公是晉公。」當然是指私

人性質的白雲庵。到第二十七首又直書「白雲庵盡白雲鄉，守拙都無宦債忙」。（卷 11， 
頁 9a-13b）又如〈寓興〉十二首詩，多數寫中津館，但其中第九首云：「柴門半掩日遲
遲，正是偷閑穩睡時。」第十首云：「覓得村溪地一廛，閑居吾亦樂吾天。」（卷 11，
頁 25a-b）都是詠白雲庵生活。

 74 同前註，卷 11，頁 53a、《鈔本甲》，頁 26a-b、同前註，卷 11，頁 66b。
 75 阮秉謙：《鈔本甲》，頁 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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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迎海氣琴聲潤，戶引潮聲枕簟涼。靜驗芭蕉舒卷處，道中時可識行藏。
76

阮秉謙的和詩說：

偷閒自笑今津館，假隱殊非昔草堂。山送青來雲樹外，水將白遶雪溪傍。

天光入戶春光好，竹色侵盃酒色涼。道有屈伸隨所遇，徑行素志不終藏。
77

高舍友人使用唐朝裴度「午橋莊綠野堂」的典故來比擬阮秉謙的莊園，阮秉謙

也以「殊非昔草堂」婉拒他的讚美。午橋莊綠野堂是裴度歸隱後的私宅，這一

來一往的詩，筆下寫的是中津館，雙方要談的卻都是白雲庵。而且，在這組

〈題中津館三首〉之前，阮秉謙還有〈亂後憶高舍友人三首〉詩，其中第三首

便用了「雲庵庵外雪江津，為卜幽居且擇鄰。」（《鈔本甲》，10b），所指的乃

是同一處所。由上可見，阮秉謙晚年，「中津館」已成為「白雲庵」另名。

綜合他眾多詩篇看來，顯然他在五十二歲到六十歲的隱居歲月中，已經在

公共的中津館後面營建白雲庵私宅，平時就居住在這裏，出遊就登臨公共中津

館。對外作詩，有時也無所分別。到了七十三歲歸休時，擴建白雲庵，仍稱中

津館，人們也以津館和它作連結。

本文為避免讀者誤解，如果明確知道是公共建築的中津館時，會在前面加

上公共兩字；如果是等同白雲庵的中津館時，也會改稱白雲庵或白雲庵建築

群，以示區隔。

2. 白雲庵與中津館的位置關係

如前所述，根據〈中津觀碑記〉，月渡在大路的東側，所以中津觀應該也

在路的東側，白雲庵乃在中津觀後，下面這首詩可證：

人村館西南，江水館東北，中有半畝園，園在雲庵側。（〈江館寓興，又十

二韻〉）
78

前兩句前面已經解釋過。這裏說村莊（寒村）在公共中津館的西南，雪金江在

公共中津館的東北，在寒村和雪金江中間，有半畝之園，白雲庵就在那裏。因

為公共中津館的正面是大路，所以，園必定在它的背後，換言之，在公共中津

館和白雲庵之間，有一個半畝的園林，這個園林，還帶著半畝水池：

 76 見 VHc1952鈔本，頁 76。
 77 阮秉謙：《鈔本甲》，頁 30a。
 78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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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開池半畝，景占一壺中。溪樹低涵碧，江花近曜紅。（〈中津觀池〉）
79

半畝園林和半畝池，合起來有一畝，也就是〈寓興〉詩所說的：

半依村市半人鄉，中有園池一畝強。庵館長閒春不老，江山入畫筆生香。

（〈寓興〉之一）
80

首句的「半人鄉」三字不可解，〈題中津館／次前韻〉有云：「歸來結屋傍林泉，

右托村溪左市廛。」
81
雖然如此，仍難以領會透徹。但村市是指寒村、寒市，

以及「園池一畝強」指白雲庵，則可確定。

水池的正面，應在中津館這一側，據〈中津觀納涼〉詩云：

津館遲遲夜漏長，近臨水次納微涼。月暉竹色侵盃綠，風約荷花掛袖香。
82

以及〈中津館觀池上梅詩〉云：

清淺池塘冰玉姿，這般淡冷兩相宜。
83

「水次」便是指這個水池，池旁有竹，有梅花，池中有荷花。現今在 Sông Văn 

Úc的江堤內外，時時看到有人引水作池，在阮秉謙的時代，津館和雲庵之間

如果也引水作成小池，不難理解。

3. 柴門方位

依照阮秉謙詩的說法，白雲庵是在雪金江之濱，大門是開在雪金江這一

面。又由於雪金江是在雲庵之北，門既臨江，其方位自然也是北向的：

數椽茆屋俯江津。（〈津觀寓興〉之一）

柴門盡日傍江開。（〈津觀寓興〉之二）

水邊茅屋灘聲近，竹外柴門月色新。（〈亂後憶高舍友人〉之二）

弓餘地小絕纖埃，近水柴扉盡日開。（〈津觀寓興〉之十二）
84

詩中地小及白雲字樣，皆顯示是白雲庵，而松竹與梅都是建築物間的植物，既

如此，則近水柴扉，是白雲庵的柴扉無疑。至於詩中一再出現「柴門」「柴扉」

應是受到杜詩影響，以阮秉謙的財力不應如此。在〈重修中津館〉詩中，也說

 79 同前註，卷 11，頁 22b。
 80 阮秉謙：《鈔本甲》，頁 6a。
 81 同前註，頁 29a。托字難辨識，暫作如此。
 82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33b。
 83 同前註，卷 12，頁 51b-52a。
 84 分別見同前註，卷 11，頁 9a、31a、11a。「弓」字《刻本》作「只」，今據 VHc1952鈔
本第二十三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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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柱是用石頭做的，門本身當然也不會那麼簡陋。

(3) 門內的建物群

白雲庵是別墅型的住宅，在這個住宅區中，有主建物，有庭園花木，有亭， 

有樓。其中，亭子有兩個，即休亭與邃亭，是他七十三歲重修館舍時新做的：

故園歸去路非賒，別構新亭傍水涯。滿院幽花留宿鳥，一樓曙色掛晴霞。

到窗紅日天邊近，排闥青山雨後多。富貴功名都是夢，古今來往幾曦娥。
85

首句「故園歸去路非賒」，是七十三歲致仕時，從首都昇龍回到中津。昇龍就

是今河內市，經由 TL391號公路從河內的中津，距離恰好一一○公里，所以

說「路非賒」。中津原有阮秉謙五十二歲休官時留下的白雲庵舊居，他也經常

以「舊」字來形容五十二歲休官時的雲庵，如「若問舊家何所有，白雲庵月雪

江風。」（〈自述）之二，《刻本》，11：26a）、「不待投章便解簪，田園舊約好

重尋。」（〈自述〉之三，《刻本》，11：26b）皆是。現在再加上新的亭子：

小亭雙構傍幽齋，面面門隨水次開。……

迴旋北拱千峰在，演迤東流萬水來。〈〈津觀寓興〉之三十四〉

白雲庵外小休亭，准擬三休得此名。倚檻紅蓮擎寶蓋，繞窗翠竹送寒聲。

（〈休亭〉）

無官始覺一身輕，結構茲亭邃自名。……

雲成雨後遷山遠，水濯纓餘到海清。（〈邃亭〉）
86

第一首所稱的雙構，指兩所結構，亦即兩座亭子建物，亭名為休亭和邃亭。休

亭的周邊景物，以蓮花為主，蓮花是生長水池中的，旁邊又有竹林。前文指

出，公共中津館和白雲庵之間有水池，中津館是池的正面，有遊觀之樂。白雲

庵這一側屬於池的對向，比較幽靜，休亭就建在這裏。以白雲庵建築群的分布

來說，它位在西側。邃亭是傍著雪金江而建的，阮秉謙的題詩也著重在寫遠山

和江水之景，應在白雲庵建築群的北側。此外，「邃亭」在 VHc1952鈔本作「遂

亭」，似有理。除了雙亭之外，阮秉謙寫了許多關於樓居的詩：

別占溪泉景致幽，歸來結屋覓閑遊。護花半掩臨風樹，待月先開近水樓。

（〈津觀寓興〉之十五）

 85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23a-b。
 86 見同前註，卷 11，頁 15a、58b、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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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樓秋萬里，暮色正熹微。雨霽千峰在，天空一雁飛。

寒村煙薄薄，遠岸樹依依。……

野寺初聞磬，柴門已掩扉。（〈江樓秋日曉望〉）
87

第一首說「待月先開近水樓」，月從東方來，所近之水，應指雪江，第二首詩

裏，江樓上可以遠眺北方千峰，也可以近眺雪金江南岸的寒村和隔江北岸的樹

林，柴門句更指出江樓在白雲庵的大門內。這個江樓，建得比邃亭早，在〈偶

成〉詩中曾說：

荏苒年踰六十強，……醉倚高樓弄夕陽。
88

這是他強調自己隱居之志的詩，此樓也在雲庵之中，由此看來，他在六十歲前

已經有這座樓了
89
。後來津館重修，永賴知縣陳琳曾題詠其書樓，阮氏〈自述〉

詩也說：「繞溪竹徑風來細，近水書樓月到多。」（《刻本》，11：66b），可見重

修後的白雲庵仍有此樓，其位置應與邃亭相近。

至於白雲庵的主要建築—茅齋，似乎不是很高敞，阮秉謙三次說到：

雨後誅茅蓋小簷，擡頭卑倭不為嫌。（〈津觀寓興〉之五）

洋洋天地一蘧廬，笑我擡頭倭屋居。（〈津觀寓興〉之十一）

閒來盡日掩柴門，……湫隘莫嫌無客到，誰知這裏有乾坤。（〈津觀寓興〉

之四十一）
90

他既用小簷，又用卑倭和狹隘來形容，都在說白雲庵的主建物是並不高大的茅

齋，這也許是接近事實的。不過，這樣的描寫，也可能出於對杜甫詩「熟知茅

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絕句漫興九首〉之三）
91
一詩的情境摹擬，這

一層疑惑，目前尚無證據來確論。

在建築物之間有許多園林植栽，阮秉謙詩集中有大量詠物詩，可能出於指

 87 見同前註，卷 11，頁 11b、7b 。〈江樓秋日曉望〉詩題雖作「曉望」，但內容實為晚望，
宜予更正。

 88 見同前註，卷 11，頁 28b 。
 89 〈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六十七：「曹省叨聯愧不才，超然投綬早歸來。占饒花草山資
足，慣飽魚蝦好味佳。白髮催人吟外瘦，昏眸對客醉中開。年年秋夜南樓上，明月清

風酒一盃。」（阮秉謙：《鈔本甲》，19b）末聯提出「南樓」，不過，這首詩的首句用「曹
省叨聯」，職位太低，阮秉謙第一次休官時，是以吏部左侍郎退職的，因而身分不合。

「白髮昏眸」也不是阮秉謙五十幾歲時的形貌，此詩疑為他人之作，混入集中，南樓也

不是白雲庵中的建築。
 90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9b、10b、16a-b。
 91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7，頁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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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寫作的目的，也有受元明時期吳中詩風影響的可能，不過，在詠植物時常常

指出這棵植物在津館雲庵，所以，這個現象也許和他的園林植栽也有關係。至

於他曾具體指出的庭院中林木，計有：水池中的蓮花，池旁的竹林，休亭旁有

榕樹兩株，又有松樹和柏樹各一株，茅齋和柴門之間的前庭，有菊花和數株梅

花等等
92
，請看下列各詩：

庭前脩竹天留節，窗外寒梅月照心。（〈津館寓興〉之二十九）

借問雲庵何所有，滿園松菊是生涯。（〈津館寓興〉之三十九）

別占園池一畝餘，閑中吾亦愛吾廬。香風不斷松花老，明月長留竹影疏。

（〈津館寓興〉之四十六）
93

綜合以上所述，吾人可以將公共中津館、池塘、白雲庵柴門、主建築、休亭、

邃亭（江樓）等的分布情況，推擬如下圖：

 92 〈前庭梅詩〉：「斜斜竹外一枝橫，太極精華驗發榮。待得高科春榜日，便將風味入調
羹。」（阮秉謙：《刻本》，12：6a-b）由此看，梅樹可能只是一棵兩棵而已。又「植得
庭前梅數個」（〈津觀寓興〉之八，11：10a）。

 93 同前註，卷 11，頁 14a、16a、17b。

圖十八　白雲庵所在之擬測暨白雲庵內各建物分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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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雲庵詩「看山經驗」的寫實探析

前文談到現在越南學者將永寶、先朗的界河稱為「雪江」，並把「寒渡」「中

津」，指定在這條溪上。我在前文中，以阮秉謙詩文、古地理文獻、實際山

川，相互驗證而重新定位。其實，「看山」的問題，更加不容忽視。

阮秉謙詩中一再寫到白雲庵的看山經驗，可是在所謂「寒渡」這裏，卻什

麼也看不到，主因是溪寬僅及百米，對岸草樹可以遮蔽近山，安子大山則因為

距離更遠而難以得見。學者中，有人認為阮秉謙寫山是在複製古代美感，有人

根本認為作詩就是在想像中編造意境。然則真相是這樣嗎？下面我將討論阮秉

謙筆下的山，指出其寫實素養，也為中津位址的擬測提供堅實的佐證。

（一）遠山之寫實—以五十三公里外的安子山

安子山又稱象山，是白雲庵北方最高大的連嶺
94
。阮秉謙的描寫是：

雪金江靜吟懷闊，安子山高望眼濃。（〈津觀寓興〉之五十）

小亭雙構傍幽齋，面面門隨水次開。……迴旋北拱千峰在。（〈津觀寓興〉

之三十四）

江樓秋萬里，暮色正熹微。雨霽千峰在，天空一雁飛。（〈江樓秋日曉望〉）
95

詩人在臨江之處北面而眺，下俯雪金江，上望安子山。兩詩都以「千峰」來形

容安子山，意指其所見山，千峰羅列如屏。

安子山主峰位於越南廣寧省 tp. Uông Bí縣城北方的 Thương Yên Công，頂

上有寺廟 Chùa Đồng（在北緯 21° 9'39.32"，東經 106° 42'54.23"）。由中津擬測

址到這裏，直線距離約五十二•四公里。我利用 “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

找出了安子山的峰頂稜線，我自西端（北緯 21° 11'9.94"，東經 106° 31'11.61"

處）開始取樣，到東端（北緯 21° 8'32.57"，東經 106° 52'45.90"處）為止，共

選取四十三公里稜線，作成地形部面圖。

下圖是以安子山的稜線作成的剖面圖，圖中曲折的線，就是峰頂稜線，一

 94 按：阮秉謙〈餞安甸伯歸羅浮鄉〉云：「雪金江白歸帆穩，圓傘山青望眼高。」（《刻本》，
11：56b）是指安甸伯歸去後所見之山，圓傘山在今河內西方，最高峰約一二〇〇餘米
（位於北緯 21° 3'30.06"，東經 105° 21'59.20"），直線距離中津白雲庵約一三三公里，在
雲庵是絕對看不見，又非北望位置，故與本詩無關。

 95 見同前註，卷 11，頁 18a、15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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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高度在七○○─九○○米之間。在距離左側起點約二十五公里處，Chùa 

Đồng所在的最高點—湼槃門，海拔一○三○米。

這張剖面圖所見的山容，連列如屏，確實有「北拱千峰在」的形貌。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我考察到 Sông Văn Úc（即雪金江）邊，沿途北望

搜尋安子山，拍到了這張照片（拍攝點在北緯20° 41'24.42"，東經106° 41'54.15"

之處）。照片中央所見的高峰，即安子山連峰的最高點，從照片看起來，右峰

似乎比左峰高，可能是因為距離遠近和方位偏向所產生的錯覺。整體來看，照

片所見之山，與安子山峰頂稜線剖面圖非常相似，可以確定它就是安子山。

圖十九　安子山之峰頂稜線取樣地形剖面與圖二十照片中央高峰位置指示圖

圖二十　 雪金江邊北眺安子山。（拍攝點在北緯20° 41'24.75"，東經106° 41'53.92"

位置，以正北偏東 4.57度為方向角拍攝的，中軸線指向安子山的次高

峰附近）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 109 -

由於安子山稜線距離拍攝點五十公里以上，這張照片得來真正不易。我在

三天的考察行程中，密切注意北方，希望能夠從遠距拍到它，都因為下雨，或

是雖然天晴而北方雲層太厚而沒有成功。上圖的拍攝點，在我所擬測的中津月

渡的東南方，直線距離約七七○○米，緯度差為三十一•七九四秒，也就是

說，中津擬測址，比拍攝點更接近安子山連峰約九○○米。

我再利用 “Google Earth Pro”檢視拍攝點向北到山頂這一條視線，沿途都

是平地，到約四十二公里處才遇到安子山前緣，一直到五十二•八公里遇到的

絕頂稜線為止，除此之外，途中並沒有如此高大的山。

不論是拍攝點或中津擬測址，它們的北面都是大片農田，展望條件相同。

因此，既然在拍攝點可以拍到安子山連峰，則在中津擬測址也可以看見「雪金

江靜吟懷闊，安子山高望眼濃」的真實景，乃屬必然。而阮秉謙這兩句詩的寫

實性，也可以得到證明。

（二）近山之寫實

安子山與前述拍攝點，以及白雲庵的距離，都已經在「大氣能見度級劃分

表」上最高九級五十公里之外
96
，在這樣的級度下，若非如果條件巧合，即使

在阮秉謙當時，大概也很難經常看到安子山。

那麼，阮秉謙在中津館及白雲庵所作之詩，還有許多對山的描寫，是實有

 96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大氣科學分冊》（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頁 101。由周詩健、毛節泰執筆對大氣能見度 (visibility in 
atmosphere)有如下解說：「視力正常的人能從背景（天空或地面）中識別出具有一定大
小的目標物的最大距離，也稱氣象視程，按觀測者與目標物的所在高度不同，分為水

平能見度、斜視能見度和鉛直能見度三類，……在實際觀測中分為十個等級。」所謂

十個等級是以零至九來表示。

圖二十一　由白雲庵向安子山峰頂遠眺視線之地形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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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還是虛構情景呢？以下我分從東方之山及北方之山來探究真相。

1. 東方之山

阮秉謙說：

循除白繞溪前水，排闥青來海外山。（〈津觀寓興〉之六）
97

「除」是臺階之義，「溪」即雪溪，雪金江之代稱。「循除」句，指所居房舍在

雪金江畔。闥為門戶之義，意指開門即可見山。

從越南人所謂的「雪溪寒渡」東望，絕對看不到任何山，不必說了。今渡

(Phà Dương Áo)或舊渡（中津月渡擬測址）的正東偏北方向，是雪金江流入的

外海—「塗海」
98
。東望時，先看到塗海，然後才是塗山半島。再遠一點，

塗山半島的東北方有吉婆島 (Cát Bà Island)。因此，「排闥青來海外山」之句，

如果從東海外來落想，則近指塗山，或遠指吉婆島的遠山之姿，似乎可以考

慮。不過，從實際山川來看，也有別的可能性。阮秉謙曾寫到塗海和蓋山：

雨後誅茅蓋小簷，擡頭卑倭不為嫌。……

望眼遠舒塗海闊，吟眉高聳蓋山尖。（〈津觀寓興〉之五）
99

從一、二句看，似是白雲庵初建成之時，他在茅齋前遠望。第三句寫到「塗

海」，說如前，第四句的蓋山，不詳。

讀詩者可能會從「塗海」推想，認為「蓋山」是塗山的一個山頭，或是吉

婆島上的山頭。不過，塗山海拔不到一○○米，而且每個山頭都呈平緩的圓。

我在金海門、Phà Dương Áo，以及中津月渡擬測址，都曾經東望塗山，在金海

門所見已經很低小，到了 Phà Dương Áo，距離十三公里餘，所見的塗山只有

淡淡一抹；在中津月渡擬測址東望時，距離十六公里餘，我站在平地，完全沒

有看見。阮秉謙從樓上眺，即使有所見，也頂多是低平的一抹而已。至於吉婆

島上的山頂，我從塗山半島北面拍攝它的時候，最近的距離只有二十一公里

 97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0a。
 98 塗山是海防市的一個郡，位在中津東北約十六公里，它本身是半島地形，山不高，最
高處略低於一〇〇米（約在北緯 20° 42'21.82"，東經 106° 46'44.75"）。塗山半島之北，
Sông Lạch Tray由此入海，半島之南，Sông Văn Úc由此入海，後者稱為塗海。

 99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9b。阮秉謙另一次用山尖語彙，見〈病後書懷〉：「偶發一
病正奄奄，況又憂時百慮添。世味冷生秋水淡，吟肩瘦與暮山尖。天於平格無私壽，

家素清貧豈強亷？聞道朝廷多故老，巖巖誰可具民瞻。」（《刻本》，11：55b）「吟肩瘦與
暮山尖」是以山頂之尖瘦比擬病後身形，並非實指，作詩地點在今河內，亦非白雲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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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所見山形已經很低矮，當日的天氣晴朗，但山色也不明。若從中津月渡擬

測址到那裏，視線方位固然沒問題，但直線距離就有四十公里，島上的山最高

不過二六○餘米。這麼遠的距離和這麼有限的山高，即使從白雲庵的小樓上能

看見它們，也不會有「吟眉高聳蓋山尖」的感興。

這句詩應當指北方的安子山，從圖二十的安子山照片來看，「蓋山尖」的

「尖」字才有著落。在律詩章法上，三四句寫景時，先寫右側所見，再寫前方

所見，不是很緊湊，但也沒有大問題。不過，把「蓋山尖」移開之後，能夠詮

釋「排闥青來海外山」的山就更加少了。問題在「海外山」三字，也有可能是

用《山海經》的典故，泛指安南的山
100
，但這已經是另一個研究論題了。

2. 北面的近山

在白雲庵常見的山，應是距離在十餘公里內的山頭，都在廣義的北方，如

云：

雪江之上小池亭，更賞溪山作戶庭。……

朝東萬水一般白，拱北群山相對青。（〈寓興十一首〉之二）

突兀門前十二峰，煙光斂卻露秋容。倚樓一望知山意，時送青來千萬重。

（〈寓意〉）
101

不知道所謂十二峰是怎麼計算的，但從山色的「青」字看來，二詩所言主要是

指比較接近的諸山頭。以下，我以白雲庵北望的立場，自左至右，逐一解釋他

可能望見的近山。

圖二十二是最左側的兩座山，在中津擬測址的西北方向。照片中的山，共

有兩層，都在海防市安老縣 (An Lão)。左邊山較遠，最高處約一○八米（在北

緯 20° 50'22.89"，東經 106° 34'5.07"），距離拍攝點約十六•六公里。這一帶山

區，現在開闢為象山旅遊區 (Khu DL Núi Voi)，右邊山也在安老縣，最高處位

於 Tiên Hội（北緯 20° 49'17.88"，東經 106° 34'59.41"），距離拍攝點約十四•二

公里。

圖二十三是從左算來第二個山頭，位於海防市建安郡 (Kiến An)，山頂有

天文臺 (Đõi Thiên Văn)，照片中央偏右處有白色天文臺圓頂，是其特徵。（天

100 「海外山」也可能是用典，《山海經》有〈海外山經〉。
101 阮秉謙：《鈔本甲》，頁 22a、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17，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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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臺位於北緯 20° 47'41.26"，東經 106° 36'47.78"，海拔約 130米，距離拍攝點

約 10.7公里。）

圖二十四是從左側算來第三個山頭，相當於雲庵的正前方，位於海防市建

瑞縣 (kiến Thuy)，左邊山頂（以北緯20° 48'21.17"，東經106° 37'49.67"為代表），

圖二十二　 最左側山。（於北緯 20° 41'53.86"，東經 106° 37'16.82"，向西北
341.94度拍攝）

圖二十三　 左邊第二個山頭 。（在北緯 20° 41'53.86"，東經 106° 37'16.75"，向
355.5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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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拍攝點約十二公里。右邊山頂（以北緯 20° 48'50.51"，東經 106° 38'22.08"

為代表），距離拍攝點約十三公里。兩個高頂都約一○三米。從左右山腳算起， 

約占地二•三七公里。

圖二十五是最右側之山，位在海防市建瑞縣 (Kiến Thuy)東郊的 Thanh 

圖二十四　 正前方的山。（於北緯 20° 41'53.87"，東經 106° 37'16.72"，向正北

偏東 2.83度拍攝）

圖二十五　 最右側山。（於北緯 20° 41'53.87"，東經 106° 37'16.54"，向東北
35.56度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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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ơn社（最高點在北緯 20° 44'41.59"，東經 106° 39'36.34"），雖然只有三十七

米，但因為距離只有六•五公里，在平田之上，居然有山的形貌。在它的後面

一公里處，還有一個小山，高僅二十六米。前後兩山在視覺上有連續和重疊的

效果，使它看起來比實際大。

以上，我將白雲庵所能見到的四座小山分別介紹之後，再以全幅照片呈

現，這就是阮秉謙詩中所寫山容的真相。由於中津擬測址的現場，現在是砂石

場，上述各照片的拍攝點，是在它的西側三五○米的 Chùa Thăng Phuc（寶福

寺），在其寬闊的堤岸上進行。雖然它們都是小山，但因為此處江寬達三○○

米上下，林木不能遮阻視線，小山的四旁都是平坦的地面，主要種植水田，地

面海拔一般在三至六米之間，因而特別顯出山的容色。本照片在拍攝時受到天

光和水面的影響，曝光偏低，實際在現場觀看時，濃翠可愛。

（三）山色與遠趣

從前面的現場分析可知，所有的山和阮秉謙的距離都十分疏闊。安子山雖

然高大，可是太遠，只有淡影；安老、建安、建瑞、塗山等處的山雖然比較

近，但它們都是一百餘米以內的小山，在動輒十公里的距離下，所能見到的也

只是遠趣而已。可是，我們卻在阮秉謙的詩中看到許多寫山的詩句。

不可否認的，阮秉謙對山的興味，是受到唐宋以來詩人趣味的影響。在唐

宋詩中，山的清空與靈秀，住山的隱逸高情，是大家所熟知的。如果我們希望

阮秉謙不受此影響，那反而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圖二十六，上述四張照片中的山，一望而序列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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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阮秉謙仍然有著古詩人寫實的自發心，他忠實地反映出白雲庵所能

擁有的遠山關係，都是以「眺望」、「所見色淡」、「雲深難見」來形容，並且強

調雨霽或上樓才容易見山，從來沒有寫成在山中居住或散步遊山之類的句子。

以下各聯，應是以安子山為觀看對象的：

夜月松陰涼更好，曙煙山色淡何求。（〈津觀寓興〉之四十四）

暮山杳靄紫雲深，獨倚江樓伴醉吟。（〈津觀寓興〉之四十一）

雲成雨後遷山遠，水濯纓餘到海清。（〈邃亭〉）
102

紫濃翠淡寒山遠，浪靜波平大海深。（〈寓興十一首〉之五）
103

安子山在正北方位，早晨的陽光由東北照映，將使山頭呈現半透明的色彩，

「曙煙山色淡何求」寫實十分精妙。至於「暮山杳靄紫雲深」，是因為安子山既

高大且連綿數十公里，從雲庵遠望，常有雲氣下結，瀰漫在半山以下，這也是

我此次親見的。第三聯的「雲成雨後遷山遠」，也是安子山這樣的大山才有的

景觀；安子山本來就不近，雨後白雲屯積，使山色更為淡遠。像這些詩，他都

能夠利用這淡淡的山形，來展現他的雅趣，不自覺的進入寫實境界。

至於一般的近山，他都以「眺望」「見」和「青」「色」來描寫：

坐上笑談無俗客，吟邊眺望有青山。（〈津觀寓興〉之十三）

山色上樓青更遠，江流入井碧還深。（〈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六十一）

門前觀海難為水，樓上看雲易見山。（〈津觀寓興〉之五十五）

兩處雨晴山有色，一江風靜水無波。（〈暮春感作〉）

半泓賸水留明月，數點殘山惹白雲。（〈感興〉之二）
104

以上這些詩句中，不論是對客而坐，或獨處樓中，或是雨晴看山，都和山有一

定的距離，讀者如果瞭解上述各山與白雲庵的相對關係，就不難從真實中領會

其詩趣。最後一聯以「數點殘山」來寫月下所見的小山，讀者如果比對圖二十六

的場景，則形象意趣，也極切合。不過，阮秉謙並不是每首詩都能夠得到前述

效果，偶而他也會超過了寫實的限界，像下面這兩個例子，就有欺人之處了：

涼遞江風來枕簟，影移山月上琴樽。（〈津觀寓興〉之八）

102 雨遷山遠，指安子山；水到海清，指雪金江。二句都是眼前的山水，借來顯示自已的
心境。

103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7a、16b、59a；《鈔本甲》，頁 22b。
104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1a；《鈔本甲》，頁 18b；《刻本》，卷 11，頁 19a、64a、

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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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菜雨肥供野味，秋山雪瘦聳吟肩。（〈津觀寓興〉之十八）
105

「影移山月」的「影」是指月光，滿月時，光照衽席，上移琴樽，本來也是常

有的清雅之事，可是他用了「山月」，就不合實際。所謂「山月」，是指山中的

月，但不論上述諸小山或安子山，都不會發生「山月」之事。安子山不在月行

的方位上，從雲庵北望，不會看到山月相生的景況，其餘諸山太小太低，月亮

一昇起，不到幾分鐘就遠離山頂，根本不會予人山月之感，這是他濫用了山月

意象。以本地這樣的山情來入詩，又想呈現唐人那種山月組合的意境，是太牽

強了。而且，越南的緯度低，安子山最高處位於北緯二十一度，海拔一千餘

米，以這樣的緯度和高度，不可能下雪，尤其是秋天，絕無「雪瘦」的可能。

像阮秉謙這樣的精熟古代漢字詩文的人，對於山，必定有強烈的觸覺和執

著。所以，即使是遠山與數點殘山，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且在他的原發性

的寫實行為中，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偶然也會寫出一些像「秋山雪瘦聳吟肩」

這種與事實不合的詩句，這種情形並不多見。應該是因為他的學問太好，唐宋

詩讀得太多，受到的影響太深，才會在不經意的時候，把中國古典的山水美

感，隨手移植到自己的白雲庵來。就如他在〈秋風〉一詩說：「徐來墜葉聞唐

曲，悲感懷人想漢詞。」（《刻本》，11：37a）面對秋風，所想的都是漢唐，怎

能抗拒唐宋情懷的古典山水意象呢？元明以後的詩人，往往也會如此，阮秉謙

不能抗拒這種古典的誘惑，並非特例。

總之，經過現地的驗證，可以很肯定的說，阮秉謙詩中所詠之山，並非只

是對古代優美意境的模擬，而是以真實山水的目見為基礎，以寫實為手段，來

載入詩中，而形構為山水之趣的。至於有人質疑阮秉謙寫山，乃出於對古代意

境的模擬和想像，也有人說當地根本看不到山，都是因為誤認了中津月渡和白

雲庵的位址。不在阮秉謙作詩生活的地點上，當然看不到阮秉謙所見的山川景

物。

五、阮秉謙傳記之糾謬

讀其詩，知其人，論其世，因此，對於白雲庵主人阮秉謙的生平，有必要

深入考察。目前所有的直接資料，是《刻本》和《鈔本甲》、《鈔本乙》三書所

105 阮秉謙：《鈔本甲》，頁 12b、《刻本》，卷 11，頁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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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

〈白雲庵事跡〉—見《刻本》卷首

〈狀元程國公履歷記〉—見《鈔本甲》卷首

〈史記阮秉謙傳〉—附鈔於《鈔本甲•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之頁眉

〈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見《鈔本乙》卷首

這四種資料，雖然長短詳略不一，內容都很相似。筆者詳細比對之後，認

為〈狀元程國公履歷記〉，應是其他三種的淵源所自。以下節錄〈狀元程國公

履歷記〉主要的部分：

狀元程國公，姓阮，字秉謙，自號白雲居士，永賴中庵人也。……公以洪

德二十二年辛亥生，……光紹 (1516-1522)間兵起，公隱居教授，抱道自

樂，不求聞達。統元 (1522-1527)初年，鄭綏、莫登庸皆有挾天子令諸侯

之志，頻年構兵，境內大亂，……既鼎革，四年平，親朋多勸之仕，年四

十四，始就鄉試，領首薦。

莫大正六年 (1535)乙未春，四十年（應作四十四），赴省試，四場並第一。

廷對擢進士及第，除東閣校書，……拜刑部右侍郎，俄而遷吏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在朝八年，……遂病致仕。

廣和二年 (1542)壬寅秋，公年五十二，既歸田里，起白雲庵於鄉之左，

仍號白雲居士。……築中津館於雪江之津，作碑以記其實。……公雖在家， 

莫事以師禮，國有大政事，仍遣使就訪。時或徵至京，詢以大計，從容規

畫，裨益弘多，尋復歸庵頤志，竟不可留。後以功臣封程泉侯，累陞吏部

尚書、太傅、程國公。二代祖考皆預蔭封，妻妾三人，子七人，皆以次受

封……。

時世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謙王莫敬典兵敗，世祖因進兵山西，掠京

兆，中外皇皇，公獻虛實計，境內漸寧。

莫延成八年 (1585)乙酉十二月，公寢疾，莫茂洽使人勞問，且諮以國事，

公但曰：「他日有事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福。」他無所言。……是月

二十八日，公卒於家，時年九十五，學者尊為雪江夫子，葬于本鄉之東。
106

這一篇傳記中，把阮秉謙形塑為「身在莫朝，心向黎朝，守節不出」的白雲先

生，文中首先強調阮秉謙到四十四歲才因親朋所勸，出應鄉試，四十五歲中狀

106 阮秉謙：《鈔本甲》，頁 1a-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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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後，作官只有八年就回到中津，築白雲庵隱退。退隱期間，雖然接受莫

朝的禮遇，但只願接受諮詢，不肯為其所用，「尋復歸庵頤志，竟不可留」十

字，想要刻畫出他不為莫朝所用的形象。「時世祖義兵大振」這一類事件發生

的時候，阮秉謙是參加莫朝打擊黎鄭的主要軍事參贊大臣，但卻被以「公獻虛

實計，境內漸寧」，淡淡寫過，好像他只在白雲庵裏出了一點主意而已。其

實，這都是偏頗之詞，假如阮秉謙五十二歲以後都隱居在家，只偶而為莫朝提

供政務諮詢，沒有在六十一歲以前兩度西扈從軍，怎麼會以「功臣」先封程泉

侯，再累陞吏部尚書、太傅、程國公呢？

如此偏頗不實的傳記，乃因為作〈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一文者，是站在黎

朝的立場寫的，文中他自稱「我朝順元八年」
107
，是後黎中宗的年號，被他稱

為「世祖」的，是越南世譜上稱為鄭世祖的鄭檢，與莫朝是對立的。文中還不

時流露出「（阮秉謙）知黎氏終必復興」、「扶黎滅莫，奠我區夏」、「其成就人

才，我國朝多藉其用」、「居家四十年，心未嘗一日忘國（國，指黎朝）也」等

語，反之，對於阮秉謙參與莫朝的活動，他都加以省略。如果持著這分傳記去

讀《白雲庵詩集》，必定無法通讀。下面我將從三點來駁議：

（一）阮秉謙支持莫朝對明外交

阮秉謙支持莫朝，有明顯的跡證，首先，他是莫朝和明交涉的重要人物，

他的詩集中有七首和明朝往來的外交詩篇。其中五首是和思明府交涉的：

萬里江山萬里程，……歸來若問交南事，為道情親篤弟兄。（〈餞思明府公

差〉）

金堅義欲締鄰交，……別後逢人如報道，南星長拱紫微高。（〈餞思明府公

差／又體〉）

迢遞交南一寵臨，達人聲價重千金。來時好好申前約，歸日匆匆動朗吟。

……

北南相厚殊無限，萬古江山萬古心。（〈餞思明府公差／又體〉）

鶯聲啼趁鳥聲高，……況又百年無事日。（〈步思明府公差〉）

櫓樓無坼塞無塵，府蒞遙聞國有人。……

107 原文作永順八年，應是順平八年之誤，後黎朝無永順年號，所述又是中宗去世之事，
故予改正，順平八年即一五五七年。〈阮文達譜記〉作「我朝順德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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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北南相厚意，一天同是一陽春。（〈寄思明府知府〉）
108

這些詩篇都在宣揚「莫朝恭順，交南無虞」的印象，自從莫登庸建立莫朝之後，

黎朝的一方就向中國請求討伐莫登庸。從《明史•安南傳》可以看到，莫登庸

對明朝採取低調的屈服態度
109
，使他在對明交外上，得到勝利。莫登庸的這

項決定，成為後來越南人指責他的嚴重缺點，可是，莫登庸因此而避免了戰

爭，減少了人民因戰爭而流離塗炭，與阮秉謙的思想相同，因而得到阮秉謙的

支持。

阮秉謙還代表莫朝接待明朝的使臣：

皇王柔道普恩波，仁以漸涵義以摩。文德誕敷階有羽，春風談笑塞無戈。

北南昔已殊風限，宇宙今同一泰和，萬古思明明在月，光輝長照越山河。

（〈奉接天朝使，時來使駐在思明府〉）

芳譽名騰翰苑林，乘軺萬里布綸音，丹臺先暎三秋月，素節堅容百鍊金。

南國乾坤春蕩蕩，北燕驛路馬駸駸。歸時若對龍顏下，為道群方仰慕心。

（〈餞大明國使〉）
110

詩題雖然是奉接天朝使，但明朝使臣駐在思明府並未入境。明朝自從允許給莫

登庸「安南都統使」以後，實際上，從莫登庸到莫福海、莫福源去世，並未正

式完成任命，使臣到來也都只駐在思明府，到莫茂洽時代才解決這個問題，阮

秉謙的詩反映了這項外交現實，也更看出他支持莫朝的對明外交政策
111
。

（二）阮秉謙退居中津之後，至少參加過莫朝的西征戰役

阮秉謙參加莫朝對抗鄭檢的軍事活動，介入得很深。〈狀元程國公履歷記〉

中卻只有時間與行方兩皆不明的兩行簡略記載，輕輕帶過，來故意抹殺：

108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45b-46a、65a-b、46a。
109 見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合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十六〈本紀〉：
   
「莫大正十一年（明嘉靖十九年 [1540]），冬十一月，莫登庸……等，過鎮南關，各持
尺組繫頸，詣明幕府，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盡籍國中土地軍民官職，悉聽處

分。……」（頁 847）又，〔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十
七〈世宗本紀•嘉靖二十年〉：「夏四月己未，莫登庸納欵，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

以登庸為都統使。」（頁 230）
110 阮秉謙：《鈔本乙》，頁 35b。
111 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一〈外國二•安南傳〉：「宏瀷（即莫福源）卒，子茂洽嗣。萬
曆元年授都統使，三年遣使謝恩，賀即位，進方物，又補累年所缺之貢。」（頁 8334-
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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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世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謙王莫敬典兵敗，世祖因進兵山西，掠京

北，中外皇皇，公獻虛實計，境內漸寧。
112

文中的世祖，指鄭世祖（鄭檢）。神符，在今越南寧平省，位於海陽南方，已

逼近阮秉謙白雲庵。《大越史記全書》將此事載於莫光寶二年 (1555)八月 113
，

但阮秉謙參加莫朝反攻山西、京北的所謂「西扈」之役，是在一五五○—

一五五一年。〈狀元程國公履歷記〉所記與阮秉謙所參與之事實不符，應是誤

記。

現存的《大越史記全書》、《越南通史》、《越南歷史》、《越南史略》這些古

今著作中，對黎、莫相攻的歷史，只有簡短的幾行，年代日月也記載不明，無

法取來印證阮秉謙的詩。所幸，在《白雲庵詩集》中，就留下三十四首詩，提

供了我們為他生平翻案的良好證據，以下，是這三十四首的題目及首句：

表三　《刻本》阮秉謙從軍詩篇列表

卷頁 詩　　　　題 首　　　　句

11:43a 奉跟從過洮江 自古交南形勝邦

11:43b 奉跟從發行述歌 愧乏謀謨贊詰戎

11:43b 過桑麻舊城 半墟村落翳禾麻

11:44a 過歸化住營 西河形勝此從頭

11:44a 過文盤州 縈面山腰幾里程

11:44b 玉椀洞晚駐營 遙聞逆賊已焚巢

11:44b 瀏溪住營 貔貅萬隊傍岩溪

11:45a 營中即事 山谷雖非小洞仙

11:45a 餞慶溪相公同幹 安危此舉係非輕

11:46b 餞清華參政高香相公 西土遺黎未撫亨

112 見阮秉謙：《鈔本甲》，頁 3a。
113 按莫敬典之敗，見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
卷 16〈本紀〉，頁 853，載此事發生於莫光寶二年 （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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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a 西扈步青威狀頭杲川韻 昨與君曾挹笑談

11:48b 西扈次阮杲川侍書公韻 襟期交契兩綢繆

11:49a 西扈過時彥灘肅次文達伯

韻

江心縈曲石磯峨

11:49b 西扈駐桃林遇雨戲作簡新

昌阮給事

撫靮從戎不顧家

11:49b 西扈過收物州次文達伯韻 曾聞收物是名州

11:50a 西扈過大安州有感次禮慶

伯韻

大駕西巡駐北山

11:50a 西扈次文達伯簡禮慶伯韻 一舉深期弓矢韜

11:50b 西扈聞官軍進捕逆賊勢有

可矜喜作步文達伯韻

王師赳赳戰方酣

11:50b-51a 西扈簡賴渥杜狀頭 首擢危科似撥髭

11:51a 從西征之一 第慚老拙未能兵

11:51a 從西征之二 老病重逢此亂離

11:51b 過西江之一 儒冠暫約擁𢂎幢，兩度重來過此江

11:51b 過西江之二 兩度從戎記昔時

11:52a 過西江之三 年踰六十強從戎，兩度經過駐此峰

11:52a 過西江之四 穩泛樓船過此江

11:52b 過西江之五 重臨西徼到宣光

11:52b 過西江之六 西州兩度老從戎

11:53a 水行赴營感作 指期誓復舊山河

11:53b 詣營冬日憶知己 西壘妖氛未掃清

11:54a 巨鰲戴山 碧浸仙山徹底清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四十三期

- 122 -

11:54b 賀御駕上京之一 天眷皇王復舊都

11:54b 賀御駕上京之二 煖煖香風動翠花

11:55a 即事 穩泛樓船過珥河

11:58b 過慈廉神祠責神 聰明正直謂之神

我們綜合歸納了他這三十四首詩，只能知道這是他第二次隨舟師到西方作

戰。這次出發時，他已經過了六十歲。直接的證據是〈過西江〉之三：

年踰六十強從戎，兩度經過駐此峰。江水送波隨雨長，山光入酒著人濃。

衣香惹雪排金甲，劍氣凌霜動玉龍。亂賊古來人共惡，罪於天地豈能容。
114

阮秉謙是一四九一年出生，到一五五○年就滿六十歲，這一年是莫景歷三年，

明嘉靖二十九年。詩中「兩度」一語，在這次從征詩篇中一再出現，不過，對

於他前一次參軍到西邊來是在何年，並沒有資料可以查證。

至於戰爭延續了多久，由於三十四首詩中只有很少的證據：「盜息潢池無

甲弄，春回綠野有人耕」（〈過文盤州〉，《刻本》，11：44a）、「雨壓溪花紅冉冉，

煙橫寺塔碧依依」（〈過西江〉之二，《刻本》，11：52a）、「草合譙樓春寂寞」（〈過

西江〉之五，《刻本》，11：52b）、「風傳旗旐梅花淡，月冷樓船雪夜平」（〈詣

營冬日憶知己〉，《刻本》，11：53b-54a）、「煖煖香風動翠花，春天無處不暄和」

（〈賀御駕上京〉之二，《刻本》，11：54b）等寥寥幾處寫到季節。據此有限的

證據，我們僅可推測：出發時可能在莫景歷三年春天，到秋冬時，西方戰線還

在打仗，到次年（景歷四年，1551）春天，戰事才暫告結束，莫朝軍隊已經收

復京城昇龍（今河內市），莫福源的御駕也回來了。阮秉謙對這次西征十分看

重，他在〈過西江〉之五中說：

重臨西徼到宣光，樂土今為古戰場。草合譙樓春寂寞，苔侵古壘月淒涼。

只緣老賊階為梗，致使邊民甲弄潢。會看王師徂定了，江山依舊此封疆。
115

詩中對發動戰爭的「老賊」，他深為憤慨，從「邊民」和「江山依舊此封疆」

看來，這個地區是他征伐的邊區。因為在其他的古今記載中，完全沒有紀錄可

114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52a。
115 同前註，卷 11，頁 5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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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所以，我利用《安南圖志》所載的古地圖
116
，檢查了他隨軍所經過的地

點。從白雲庵赴召之後，他經由紅河水系的洱河、洮江，所到之處，可考的地

名有慈廉、臨洮、文盤州、歸化、收物州、宣光、大安州。其中最遠的大安州

（西北）和收物州（西南），分別到了今越南的河江省 (Tỉnh Hà Giang)和安沛

省 (Tỉnh Yên Bái)，與白雲庵所在的位址，直線距離達二○○餘公里，戰爭的

規模並不小。

阮秉謙從五十二歲第一次退隱之後，為何又出來參加戰爭？可由〈傷亂〉

詩得到答案。他對當時莫朝與黎鄭戰爭的本質看得很清楚，他認為戰爭本身的

殺傷，對人民的傷害最大，所以他支持莫氏，希望把戰爭平息下來：

氣運有升降，理亂是消息，一周東而南，兩路西而北。

戰爭互相尋，禍亂至此極。惻怛無仁端，戕殺有鬼賊。

116 〔明〕鄧鐘：〈安南圖說〉，《安南圖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影印錢氏述
古堂鈔本），頁 1b-2a。

圖二十七　阮秉謙從征經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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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折為薪，耕牛屠而食。攘奪非己貨，脅誘非己色。

見陷重塗炭，所過生荊棘。憔悴斯為甚，哀訴莫能得。

風雨時晦冥，日月時薄蝕。惟天公無私，佑民眷有德。

以仁伐不仁，王師知必克。救此凋瘼民，使躋仁壽域。（〈傷亂〉）
117

以當時的政治情勢來說，他對於各方的統治者似乎沒有絕對喜惡的空間，他所

反對的乃是戰爭本身，也就是使樂土變成戰場的不義。正因如此，他在同一時

期的其他詩篇，還寫下了：「老病重逢此亂離，預參戎幕強追隨」（〈從西征〉

之二，《刻本》，11：51a）、「九重正急求仁將，拯救應蘇此一方。」（〈過西江〉

之四，《刻本》，11：52b）、「倒懸民久罹兇盜，惻怛誰無觸義端。」（〈西扈過

大安州有感次禮慶伯韻〉，《刻本》，11：50a）「穩泛樓船過珥河，……隨處流

民懷井邑，何時戰士息干戈。」（〈即事〉，《刻本》，11：55a）118
，一再的以亂

離和仁義的對比，來解釋自已從軍的正當性，宣示自己的儒家人格。其中，最

沈痛的一首，莫過於〈過慈廉神祠責神〉：

聰明正直謂之神，底事容姦更害民。毒手老拳誇劍戟，窮閭蔀屋坌煙塵。

流亡日漸難生氣，拯救誰知不殺人。萬古山川靈應在，禍淫福善亦為仁。
119

慈廉距離莫氏的首都昇龍不遠，是舊黎皇室的神祠所在，也是這次西征所經過

之地。這首詩連戰爭的敵人都不指斥了，直接就針對好戰與亂離的對照，斥責

神祠的神明，其中「拯救誰知不殺人」，更是他對這個亂世最深刻的指控。

（三）阮秉謙五十二歲到七十三歲間，確曾多年在莫朝首都任職

延續前一個問題，我們必須關心兩個時期：

(1)阮秉謙從五十二歲第一次休官之後，到六十歲之前，有沒有出來任

職？

(2)六十一歲西征結束後，阮秉謙有沒有繼續留在莫朝的朝廷任職？

關於前者，從現有詩篇中，只知道他在五十二歲以後到五十九歲之間，曾

經參加第一次西征之役，看不出有其他出仕的活動。在六十歲這年，元旦日曾

117 見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22a-b。本詩當與〈臨館觀魚，見巨魚食小魚感作〉及〈憎
鼠〉同觀，二詩見同上書，卷 11，頁 21a-22a。

118 以此詩為例，珥河所在，是當時莫朝首都昇龍，此時戰爭暫時得到勝利，所以詩中首
用「穩泛樓船」；但他仍因為看見流民未能完全返鄉，士兵未得真正休息而感到悲傷。

119 見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58b。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 125 -

有〈元旦述懷詩〉（《刻本》，12：48b），同年春天又有〈病後書懷〉（《刻本》，

11：55a）等詩，表示自己因為身體多病而樂閒隱居，特別是〈偶成〉（《刻本》，

11：28b-30a）這一組七首詩：

其一 荏苒年踰六十強，老來自笑太疏

狂。江山秋色宦情薄，門館春風客

夢涼。耻與嬌花爭世態，好同晚菊

伴幽香。……

說明自己六十歲了，宦情已薄，

恥與人爭。

其二 奚用長卿賣賦金，閑中聊且寓閒

吟。……歲寒更約松筠友，肯受嚴

霜虐雪侵。

說自己能夠安閒安貧，不必再學

司馬相如賣賦得金。

其三 忠誠誓欲報明主，暫許馳驅效寸

長。肯作枯槁隨世態，休誇鉛粉鬬

時妝。……為報流鶯應斂舌，莫穿

好樹弄笙簧。

本詩提出了出仕的期望，但他認

為自己的出仕，與時人不同。末

聯的流鶯，應指同時人的批評。

其四 栽竹長鑱灑酒巾，生涯隨足不為

貧。

再度退回要守貧隱居

其五 天人相與又相符，得喪窮通是命

途。……世遠文宣無著述，百年公

論是春秋。

再度提到出仕的期望，文宣指孔

子，他認為對於他的出仕，百年

自有公論。

其六 如流歲月苦駸駸，消幾人間忿欲

心。萬古英雄無地葬，一生忠義有

天臨。……浮世功名休說著，聊將

一醉且閑吟。

談到忠義和浮世功名，表明自己

所取的是忠義而非出於人間忿欲

心的功名。

其七 幾年宦海苦風波，聊且投閒覓故

家。松菊滿園新活計，詩書數卷舊

生涯。對花老恨花心少，問酒貧嫌

酒債多。記得從容無事日，雪江江

上唱漁歌。

點出了近來生活困難，從「記得

從容無事日」看出，他已經決定

出來從軍了。

從第一首到第六首，雖然阮秉謙反反覆覆，忽進忽退，但是，對於一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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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了多年的人，忽然談到要「忠誠誓欲報明主，暫許馳驅效寸長」的時候，其

實，他的主意，已經是有所取捨了。特別是第七首，前兩句寫前一次休官，是

因為苦於宦海風波。三四句承上，寫上次回家以後，對著滿園松菊而有了新生

命，讀著詩書，也像是回到了未作官前的書生生活。五六句感歎現在看花不是

花，對酒不成酒。表面上看是嘆老嗟貧，其實不是個人問題，是戰亂逼近使

然。這一點，已經促使他想要改變現況。更重要的是末聯，「記得」二字，表

示是隱居之樂是在從前，而不是現在，既然「從容無事日」是記得中的過去式，

反之，現在並非「從容無事日」，不就很明顯嗎？

阮秉謙所說的戰亂，究竟是那件事？莫朝和黎鄭的戰爭延續多年，在莫福

海於嘉靖二十五年 (1546)去世時，黎鄭曾經攻打到白雲庵以南之處，但後續

幾年之間，並無明顯的紀錄。

有沒有可能指范子儀之事呢？時間上符合，但地理方位不合。范子儀引發

的這次內亂，是因為莫福海病逝以後，繼位的兒子莫福源（《明實錄》作宏瀷），

年方五歲，政局不穩；范子儀是莫朝大將泗陽侯，乃擁立莫登灜的第二個兒

子，來和晚輩爭帝位。據《大越史記全書》：

莫將泗陽侯范子儀謀立莫太宗子弘王正中為主，不克，遂作亂。…出據安

廣地方，海陽之民，頻罹兵火，多至流亡。
120

安廣地方在今廣寧省，位於越南東北，與海陽省相鄰。又據《明實錄》關於莫

正中及范子儀的記載，一則說「統海陽、海東二府」
121
，再則說「子儀收殘卒

遯海東」及「擁眾剽刼廉、欽等州地方」
122
，海東府在今廣寧省，即所謂「安

廣地方」，欽、廉二州是中國廣東沿海。所有記載的指向，都與阮秉謙的西扈

方向相反，說明了這不是同一件事情。

范子儀的平定在景曆三年（1550年），據《大越史記全書》云：

景曆三年 (1550)……莫使敬典等督兵，討莫正中及范子儀于安廣，逐之，

獲子儀，送赴京斬之，傳首於明。明人不受，還之，正中奔於明，竟卒於

明。
123

120 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 16〈本紀〉，頁
850。

121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1966年），卷 331，頁 6077，「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寅」條。

122 見同前註，卷 347，頁 6290，「嘉靖二十八年四月癸丑」條。
123 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 16〈本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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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資料未記載月份，另據《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年 (1551)三月甲辰云：「宏

瀷上表修貢，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
124
從上

表修貢及嗣又擒獲的先後順序看來，范子儀的死在景曆二年底到景曆三年正月

間。阮秉謙有〈賀謙大王誕日〉詩，結云：「國勢民心尤可畏，願加謹戒不忘危」

（《刻本》，11：60a），謙大王即莫敬典，詩意與莫敬典平定范子儀之事有關。

不過，扈從西征詩所往的地點，與范子儀所盤據的安廣地方是一百八十度的反

方向，因此，不能遽認阮秉謙所指的范子儀之亂。

雖然以上考證，只能排除一些可能性，不能找出真正的戰鬥對象。不過，

不論阮秉謙這次離開隱居地是為那個戰爭，他確實是因為隱居地已經不能從容

無事，才出來扶傾濟危的。即使如此，他在赴京之後，還作了兩首解嘲詩〈時

有太師灜國公馮長樂為詩嘲余，余因詩解嘲云〉：「釣名豈捷終南徑，拯亂曾施

渭北籌」及〈時金城友人阮公以倏往忽來嘲余，余因賦一律解嘲云〉「屑屑徒

勞老病身」（《刻本》，11：55b-56a），當時眾議的紛擾可以想見。由此看來，

他從五十二歲歸隱後，到六十歲復出前，中間應未到朝廷來任職，我們難以查

明的第一次西征，可能是短期的應召而來。

至於阮秉謙六十一歲（1551年）扈從西征之役結束後，到七十三歲（1563

年）致仕前，他應在昇龍作官，沒有回到白雲庵繼續隱居生活。據一五六四年

所作的〈自述〉詩云：

密勿趨陪三十年，老來重覓舊岩泉。繞溪竹徑風來細，近水書樓月到先。
125

「密勿趨陪」，是指在帝王身邊任職，「三十年」，從他致仕那年七十三歲倒數回

去，就是在他四十五歲中狀元（莫登瀛大正六年 [1535]），此後他歷仕莫登瀛、

莫福海、莫福源、莫茂洽四朝，中間雖有幾年隱居，總計起來是三十年。所

以，他致仕時，吏部尚書薊溪伯讚美他：「名冠儒科雷奮地，力扶日轂柱擎

天。四朝勳業人中傑，九老光儀世上仙。」（〈吏部尚書薊溪伯甲澂〉，《刻本》，

11：63a）。因此，〈狀元程國公履歷記〉說阮秉謙雖然接受莫朝官職，仍居住

在白雲庵，並未到京城來，應非事實。

前面說過，現存白雲庵詩，大量作於他致仕前後，可是，從這些致仕後的

   852。
124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世宗實錄》，卷 371，頁 6636，「嘉靖三十年三
月甲辰」條。

125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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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看來，他雖然有了歸隱白雲庵的事實，卻潛存著被迫離開官職的情緒，例

如他有四首〈自述〉詩，作於初致仕時，其中三首都話中有話：

萬里鵬冥早奮身，空時聊且戢鬚鱗。昔連金馬玉堂客，今伴青山碧水人。

（之一）

重招物論為疏慵，歸意誰留馬首東。……

利名自古終為累，文字從今不要工。（之二）

不待投章便解簪，田園舊約好重尋。……

何年再覩唐虞治，償了君民致澤心。（之四）
126

對於一個七十四高齡，退休第二年的前高級官員，住在白雲庵中，應該沒有什

麼遺憾，可是他卻寫出這樣不放心的詩。致仕的次年，阮黃甲（阮迪康）來看

他
127
，行禮如儀，使他高興，他在〈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1564]）春旦阮黃

甲具儀拜謁偶成〉，卻說出：「忘卻宦情都爾爾，……一片丹心帝闕高」（《刻

本》，11：61b）這樣難以忘情帝闕的話語。另外還有：

行年七十四年餘，喜得投巾訪故居。……

誰是誰非休說著，老狂自笑太慵疏。（〈春旦作詩〉）

重憶田園詠去歸，老來休說事多違。（〈津觀寓興〉之十七）

人生七十古來稀，何必勞形事詭隨。（〈寓興〉之八）

致澤未酬吾夙志，區區深愧老非才。（〈津觀寓興〉之三十四）

亂世苟全知有幸，危時弘濟愧非才。（〈津觀寓興〉之二）

先幾奚待嘆良弓，出處隨時兩得中。（〈題中津館次前韻〉）

聖賢垂訓言猶昨，止謗由來在自脩。（〈津觀寓興〉之二十六）

古人仕止渾如是，向上須求學問功。（〈津觀寓興〉之九）
128

這些詩句表面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只要想想，既然已經以「高年顯爵」退休，

何必再管致澤未酬？還說出鳥盡弓藏的話？更何必再強調不要說人是非，不要

講事多違，最後還要自修止謗，研究古人致仕的自處學問。

126 詩見同前註，卷 11，頁 26a-b。其四末聯即〈秋思〉詩「危時憂國鬢成絲」（11：36b）
之意。

127 黃甲本為科舉黃榜、甲科，代稱進士。VHc1952本，第一〇四紙，〈遇永世黃甲作〉題
下注云：「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永世社黃甲阮迪康，登莫大正三年壬辰科第二甲進士第

二名，事見《登科錄》。」
128 阮秉謙：《鈔本丙》，頁 12a-b；《刻本》，卷 11，頁 12a、25a、15a、9a；《鈔本甲》，頁

29b；《刻本》，卷 11，13b、10b。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 129 -

面對這樣的詩句，我們雖然無從查考他最後為何會致仕，是不是有那些重

大的人事磨擦，使他被迫歸休。然而相對的，從他這些惘惘不甘之辭中，就充

分可以瞭解，在七十三歲致仕前，他必定在長期在京城任職，有著複雜的人事

糾葛。〈事跡〉、〈履歷〉、〈譜傳〉所說的遠離莫朝，長期不入朝廷的隱者形象，

根本是假造之詞。

六、結論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漢文學的造詣極其深到，他的年代，恰當明朝弘治

末年到萬曆初年，正是明代前後七子活躍的時期，但是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既

沒有影響到他，他接受的是比前七子更早的明代詩壇風氣及其流弊，大多數的

詩篇都是七律。

本文以《白雲庵詩集》為處理對象，因為探討文集的時候，必須處理多重

不同的層次，所以本文的各小節之間，表面上似無邏輯關聯，實際卻是環環相

扣的。

本人多年來經營「現地研究法」，此文亦採用「現地研究法」，現地研究法

講究對原始材料的精密考察，所以，我首先對越南國家圖書館在「漢喃文獻典

藏數位化計畫網站」所公開的六種阮秉謙詩的本子，進行整理，之後，再將「越

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館藏的十五個本子，一一核校。所見阮秉謙詩集包

括：刻本，原刻一式兩種，補刻本一式一種，鈔本十四種，不含漢詩的喃詩鈔

本二種。另外，收錄了《全越詩錄》和《四家詩集》中的阮秉謙部分，總共得

到阮秉謙詩八○六首。我也對版本編輯的錯誤作了糾謬，特別是各本都沒有看

出來阮倩詩被誤為阮秉謙的問題。

而後，我以《白雲庵詩集》的內容記載為依據，並審慎的參考比阮秉謙年

代稍早的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經由綿密的衛星地圖運算之後，

再親身前往越南河內及海防，聽取學者專家的意見，進行客觀的現地考察，作

出對阮秉謙的「中津」所在位址的精密擬測。

經過審慎的研究，我認為阮秉謙白雲庵中津館的指標地點—月渡（其位

址應在北緯 20° 41'56.23，東經 106° 37'28.50"之處），此處是有著五、六百年

以上神祠老樹的舊渡口。接著，我以阮秉謙原詩的內容，解析了白雲庵建築群

的分布結構，使原詩與現地得以互相證說。然後再以阮秉謙的「看山」書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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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提出現地研究方式的賞析，為古詩鑑賞提供了全新的視野。

最後，我再以《白雲庵詩集》的內容，檢驗各本《白雲庵詩集》所附錄的

四種阮秉謙傳記資料，發現它們都是以後黎朝的立場書寫，既不客觀也不正

確。我根據阮秉謙本人詩句，證以安南古地圖，找出阮秉謙西扈之行的參戰意

義，證明他的立場是傾向莫氏，糾正了各本譜傳的錯謬。

至於詩集中也占了很大比例的詠物時令詩，由於它們大多數是脫離作者本

人的生活，直接去描摹其主題物，價值並不高，令人懷疑阮秉謙為何會投入許

多力量來寫這一類詩？因為篇幅所限，未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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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

《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簡錦松

阮秉謙 (1491-1585)是越南莫朝的著名詩人，本文研究採用現地研究法，以

阮氏的《白雲庵詩集》為對象，針對詩集的研究需求，預期解決以下四個問題：

(1)了解《白雲庵詩集》的現存狀況，並指出誤入本集的他人詩作。(2)考定阮秉

謙「雪金江」的現代指謂，並對「中津月渡」作出 GPS定位。(3)重建白雲庵與

中津觀（館）的現場形貌，並以「看山經驗」，探析白雲庵詩的寫實趣味。(4)修

正流傳的阮秉謙譜記內容，為阮秉謙重作歷史定位。

關鍵詞：越南　阮秉謙　《白雲庵詩集》　現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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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ite Research on Nguyễn Bỉnh Khiêm, 
Vietnamese Poet of the Mạc Dynasty, 

and His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CHIEN Chin-sung

Nguyễn Bỉnh Khiêm (1491-1585) is a distinguished poet of the Mạc Dynasty of 
Vietnam.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s on-site research into his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The 
aim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examine this collection and to identify works by other poets 
that are wrongly collected into it;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n site of his “Xue Jin Jiang”; an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it with Zhongjin Yuedu, using GPS; to reconstruct the settings 
(including Bạch Vân Am and Zhongjin Guan) and to explore the realism of his poems; and 
finally, to emend the biographical record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et, as 
well as to review hi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Keywords: �Vietnamese Literature  Nguyễn Bỉnh Khiêm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On-Sit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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